
有一部以手机为题材的电影 《来电狂响》， 故事

的主人公之一贾迪是位有才华但不太得志的的编剧，

英俊潇洒， 而白雪娇是贾迪的富二代未婚妻， 有钱任

性、 精神世界却很匮乏的娇娇女。 在一次聚会上， 几

人玩起了游戏， 谁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谁就要当众

放出声音。 结果当贾迪的声音响起时， 竟然有个女生

称怀了他的孩子。 经过通话， 白雪娇竟发现这个女孩

竟然是自己的闺蜜！ 在结尾， 白雪娇也就撕下了乖乖

伪装的角色， 利用物质和暴力， 去惩罚闺蜜和男友贾

迪。

千万别以为这个情节只是发生在影视作品里的虚

假情节， 其实在现实中这类爱上朋友女友或妻子闺蜜

的事情并不少见。 如果在爱情围城里你没有理智作为

缰绳的话， 那它就是潘多拉的盒子， 充满着诱惑。 要

想得到长久的幸福， 就永远不要打开它。 现在人们之

所以抱怨幸福难觅， 不是幸福已经绝迹了， 而是人心

变得贪得无厌起来。

不要把爱情、 婚姻视为儿戏。 爱情是世界上最自

私的情、 最霸道的爱。 爱情里， 容不下一点点的背

叛， 甚至连一粒小小的沙子都容不了， 一旦爱上， 你

就是对方的唯一。

而本文中的馨蕊是个理智善良的女人， 当发现浩

瑜是自己同事兼好闺蜜诗涵的老公时， 尽管自己对他

很动心， 尽管两人意外地有了肌肤之亲， 但还是进行

了冷处理， 离开了上海， 回到了家乡。

手记>>>

爱的大忌是见异思迁

贰柒 制图

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
回家后不由分说地到

卫生间去吐， 正吐着呢，

突然听见浴缸里有声音，

原以为是妻子诗涵， 很

自然地拉开浴帘一看，

傻眼了。 原来是馨蕊在

洗澡！

神志不清的我理智无

影无踪， 只剩下了冲动，

不由分说就抱着她走进了

房间。 后来的情形都记不

清了， 我一觉睡到大天

亮。 醒来后发现就我一人

躺在床上， 脸上发麻疼得

厉害， 右手背上隐隐作

痛， 抬起一看， 竟满是血

痕。 啊！ 我想起来了， 自

己脸上的疼痛和右手背上

的血痕不用说是馨蕊面对

施暴的自己拼命挣扎的证

据。

那天早晨我是在自责

中度过的， 我和馨蕊昨晚

不该发生的故事千万不能

让诗涵知道， 如果知道的

话， 不知道狂怒会使她掀

起几级风暴来。 幸好诗涵

那晚正巧到亲戚家有事，

没回家住。

事情怎么到了这步田

地？ 今后我有何面目见馨

蕊！ 都是这酒害的， 人说

“酒后乱性” 真是一点也

没错。 尽管自己和她有许

多共同语言， 而且从种种

迹象证明她也不讨厌我，

甚至很喜欢我， 但是我是

有妇之夫呀， 而馨蕊又恰

恰和诗涵是同事， 还是好

闺蜜， 我怎么能吃着碗

里， 望着锅里呢？ 这种得

陇望蜀的滥情作法我可做

不到。

和馨蕊有了肌肤之亲

后， 她第二天就回学校了，

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在哪过

夜的， 反正她再也没回来

住。 第二天晚上我旁敲侧

击地问诗涵馨蕊怎么没回

来？ 她也没在意我当时的

不自然神态， 只说馨蕊怕

给我们添麻烦， 到上海一

个大学同学家住了。

经过几天的犹豫后， 3

天后的上午， 我鼓足勇气

拨通了她的手机， 开始我

支支吾吾没话找话， 她则

是不咸不淡地答应着， 也

丝毫没提那晚的事情 。

“馨蕊， 对不起， 那晚我喝

多了……”

我终于硬着头皮道了

歉， “算了， 浩瑜， 那晚

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她仿

佛不在意地说着。 可是，

那晚发生的情景从此在我

的脑中扎下了根， 经常在

我的脑海闪现， 越想用意

志压下去闪现的频率越快。

我不断地牵挂着她， 希望

能得到她的任何消息， 会

不会是不知不觉爱上她了？

我就这样不断地问自己、

折磨自己。 答案虽然呼之

欲出， 但是我不能对不起

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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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上妻子闺蜜，而她选择离开
□口述： 浩瑜 记录： 航羽

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得陇望蜀， 到最后或许什么

都得不到。 而在爱情里面见异思迁的话， 那么同样是会一无

所有的。

本文的男主人公浩瑜意外邂逅了妻子的同事馨蕊， 他俩

互生好感， 擦出了火花……

半个月后， 诗涵热情地拉着

馨蕊到家里吃饭， 她俩由于上次

在殡仪馆的意外相逢平添了一种

同病相怜的奇妙情感， 成了好闺

蜜。 到了晚上等馨蕊走后， 诗涵

临睡时同我商量从明天起能不能

让馨蕊住在家里？ 因为馨蕊在上

海没有房子， 住在宿舍里。 而学

校的宿舍刷漆要一周左右的时

间， 这就意味着她在一周内无处

可去。 我对这个意外惊喜太满意

了， 假装勉强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馨蕊就跟着妻子

住过来了， 有一天我俩很有默契

地提前回家了， 诗涵还没回来。

那天我俩说了很多话， 渐渐都敞

开了心扉， 馨蕊是独生女， 家里

条件不错， 长时间在上海独自求

学和工作生涯锻炼了她独立坚强

的性格。 她详细讲述了自己和男

朋友的故事， 他们是大学同学，

男友大学没毕业就到日本留学

了， 这几年他俩聚少离多， 说实

话， 感情都很淡了， 并且他们相

处时仅限于拉手拥抱什么的， 很

纯情……讲到动情处， 她的秀目

中不知不觉蓄满泪水。 见她伤心

难过， 我的心中也仿佛被针狠狠

扎了一下似的。 跟她聊天时， 我

发现和同样爱好文学的她有很多

共同语言， 大有相见恨晚的感

觉， 并相互交换了邮箱地址， 约

定今后要把各自写的文章作品相

互阅读交流。 谈得正欢着呢， 突

然响起钥匙开房门的声音， 是诗

涵下班回来了。 我才暗叹一口

气， 又装作客气而又生疏的腔调

与馨蕊东拉西扯， 而她也朝我眨

眨眼， 乖巧地配合着我。

又过了两天， 我去参加大学

同学聚会， 缘由是在南京担任某

公司副总的同学学磊到上海出

差， 过两天就走。 在上海打拼的

同学参加聚会时来了不少， 的的

确确从四面八方赶来， 共十七八

位。 大多数同学都喝醉了， 像我

这个平时滴酒不沾的人更是丑态

百出， 吐了好几回。

本来事先跟诗涵打了招呼，

自己说好晚上不回家住的， 打算

到一个光棍同学那儿凑活一晚，

他家离我公司近， 第二天上班也

方便。 可吃完饭后， 那些喜欢闹

的同学又竭力怂恿大家去酒吧喝

酒， 然后去大浴场泡澡， 不喜欢

去这些场合的我只好回家了。

她和妻子成了好闺蜜

那是半年前的一天晚上， 我

正在离家不远的一家银行自动取

款机旁取钱。 这时一个娟秀高雅

二十六七岁左右的女郎也走到旁

边的自动取款机旁生涩地操作起

来， 过一会又走到另一台机器那

儿操作按了一下， 小声嘟囔了一

句： 怎么都取不了钱？ 接连试

了两台机器情况都是这样。 这

时她看到我正准备从机器前离

开， 急忙走上前把银行卡插进

去， 看到好奇的我并没有离开的

意思， 仍在她背后“偷窥”， 她

开始谨慎起来。 此时机器页面上

让用户选择你的卡是储蓄账户还

是信用账户还是别的什么账户，

这机器很正常呀。 这时女郎看了

背后的我， 像是询问又像是自言

自语： 怎么没有“取钱” 按钮

呀？ 我总算明白了过来， 原来她

不太会用自动取款机， 这真是少

见呀。

我当时轻轻地探出手， 按了

储蓄账户的按钮， 果然“取钱”

的按钮映入她的眼帘。 这时只听

见她欢呼一声， 抱歉地笑道： 谢

谢呀， 取款机我不太熟悉， 还以

为你别有用心呢。 我对她的率真

很有好感， 得知她叫馨蕊。

就这样， 我和馨蕊戏剧性地

认识了。 当时我没主动要她的联

系方式。

我跟妻子诗涵关系一般， 诗

涵是上海一所小学的体育教师，

长相平凡， 人也厚道踏实， 而我

是一介文人， 在杂志社任编辑，

比较浪漫随性。 我和诗涵是 4 年

前结的婚， 还没要孩子， 因为不

是同一类性格， 我们现在过得很

平淡， 没什么共同语言。

我本来以为自己跟馨蕊只是

两条平行线， 以后再也不能交叉

时， 不久后却意外遇见了她。

两个月后， 诗涵的叔叔去

世， 我和诗涵及我俩的亲属在上

海龙华殡仪馆举办了葬礼。 葬礼

结束后， 我扶着满脸是泪的妻子

刚走到大厅上， 迎面遇上了鬓角

别着白花的馨蕊， 冷不丁一抬头

看见我们俩， 讶异地叫了出来。

糟糕！ 她认出我来了， 没想

到她竟然还记得我! 诗涵最是心

细多疑， 这要让她误会的话， 我

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呀。 “诗涵，

你怎么也在这呀？” “馨蕊， 怎

么是你呀！” 两个女人你一言我

一语搭讪起来， 我倒愣在了原

地。

听了几句我总算明白了她俩

的关系， 原来两人是同事， 馨蕊

是诗涵所在学校的历史老师， 她

是浙江宁波人， 硕士毕业后留

在了上海那所学校任教。 她的男

友去日本留学了 3年多， 谁知学

成回国前夕在东京发生了车祸，

她和男友的家人当天也在此举行

了告别仪式。 我不禁惊叹命运的

巧合。

好半天诗涵才想起我， 介绍

了我， 馨蕊显得还记得我， 因为

她的眼神出卖了自己的主人。 但

她却像头一次见到我那样客气而

生疏， 我也只好寒暄着， 硬着头

皮配合她把戏做足。

初识于一次偶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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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避开我回了老家
过了一周左右， 诗涵

在吃晚饭时无意跟我提起

馨蕊的消息， 说她病得很

厉害， 得的是急性肠炎，

住院了， 向学校请了大约

一周的病假， 我一听就急

了， 旁敲侧击地问明了是

哪家医院， 第二天就赶到

了那家医院。 虚弱的她猛

然看见风尘仆仆的我特意

去看她， 显得很高兴， 可

后来又装作无所谓的样

子， 那晚发生的事我们谁

也没提， 她低声说： “谢

谢你来看我， 你现在就回

去吧， 这要给诗涵看见就

不好了。 以后咱俩不要再

单独见我了。”

“为什么呀？ 你就这

样讨厌我吗？” 面对我情

急的一问， 她凄然一笑：

“不然会怎么样？ 你是我

同事兼闺蜜的丈夫， 我难

道可以横刀夺爱吗？！ 以

后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也

不要见面了， 否则我会觉

得良心不安的。” 我哑口

无言， 只好怏怏不乐地回

去了， 可是做梦也想不到

这是我和馨蕊最后一次见

面。

还好馨蕊这次得的急

性肠炎来得快去得也快，

过两天就出院了， 还是诗

涵接她出的院。

诗涵回来说馨蕊的脸

色很不好， 蜡黄蜡黄的，

人也瘦了一圈， 我听了心

里很是心疼。

时光不知不觉过了一

个月， 一天晚上诗涵带回

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馨

蕊当天辞职要回家乡宁波

了， 新的学校已经找好，

是宁波的一所中学。 并叫

诗涵不要送她了， 免得告

别时彼此都很伤心。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

口像压了块大石似的透不

过气来， 她急匆匆地离开

上海， 是不是避开我呢？

晚上我打开邮箱想向她倾

诉一下分别的离愁别绪，

哪知她前两天已经给我留

了一封长长的告别信。 信

上说自从我们那晚发生了

不该发生的故事后， 她才

发觉我已经牢牢霸占了她

原本就显得孤寂的心田，

以至于她眼前时时会出现

我的影子。 然而， 每次看

见诗涵充满真情实意的笑

脸时， 她又觉得十分内疚。

思前想后， 觉得自己坚决

不应该破坏一个圆满和睦

的家庭， 于是离开了上海，

信的结尾写道： 永别了，

浩瑜， 好好珍惜诗涵吧，

珍惜自己已经得到的幸福，

幸福就会永远属于你， 忘

了我吧！

看完这封信， 我百感

交集， 我的婚外恋已经画

上了句号， 是该全心全意

为属于我和诗涵的温馨小

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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